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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闻 A33

鲁山成牛郎织女文化之乡
中国民协专家组赴鲁山县辛集乡实地

考察后，把我省鲁山县命名为“中国牛郎织
女文化之乡”，并于 3月 31日在鲁山县辛集
乡举行了授牌仪式暨牛郎故里春季山歌会。

“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
台”和“白蛇传”被称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但很
多人不知道，“牛郎织女”的故事就发生在鲁山
县辛集乡。当地政府于去年开始举办牛郎故
里山歌会，并向中国民协申报“中国牛郎织女
文化之乡”。中国民协的专家们认真考察了孙
义村的牛郎织女遗迹，走访了村民，观看了民
歌对唱活动，认为牛郎织女的故事虽在全国家
喻户晓，但像辛集乡孙义村这样将牛郎织女视
为祖先，世代供奉，实不多见。孙义村村民年
年都要祭祀牛郎织女，个个都能唱歌颂牛郎织
女的山歌，形成了极其独特而又丰富的牛郎织
女文化现象。 晚报记者 杨宜锦

《鱼美人》纪念安徒生诞辰
今天是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诞辰纪念

日，为了纪念这位给千千万万小朋友带来无
数想象空间的“童话大王”，4月 4日～5日，
中州影剧院特意邀请了香港华影国际影视
机构美人鱼艺术团、安徽省话剧院来郑演出
大型梦幻童话剧《鱼美人》。

融入现代元素的大型梦幻童话剧《鱼美
人》，由香港著名导演执导，剧中浪漫的舞台
布局，光彩夺目的贝壳星座，精致的珊瑚房
子、各种动感十足的海草，具有热带风情的
花环、美丽善良的鱼美人将引导小观众们进
入一个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海底世界。

据演出方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剧精心设
计的剧情诙谐幽默，童趣十足，互动感强，
孩子们在这里时而会开怀大笑，时而会群
情激昂，时而会出谋划策，时而会跃跃欲
试。在《鱼美人》演出中，中州影剧院还将
邀请小朋友参加美人鱼的成人庆典，并让
小朋友们想办法帮助鱼美人打败魔王，亲
眼见证鱼美人和王子的浪漫婚礼，不过每场
只限12名小朋友。 晚报记者 杨宜锦

记者：你的长篇中有一半是以故乡为背景
的，你对你的故乡是什么感情？

刘震云：故乡不但教会了我走路和说话，还教给
我丈量世界的基本概念：东西南北，大小多少，亲疏远
近……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
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
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
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

就长成了孤独，但他们就是不说；比这些更重要的，他
们对世界的看法，跟这个“社会”和“历史”完全不同；但
他们仍然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

记者：你自己怎么评价《一句顶一万句》？这
本书会被改成影视吗？

刘震云：是我写作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部
书。是我自个儿愿意送人的一本书。至于会否
改成影视剧，目前我还没接到朋友的电话。

新作被称为中国人的《百年孤独》

刘震云：我跟“文学界”很少走动刘震云：我跟“文学界”很少走动

昨日，刘震云的新作《一句顶一万句》正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据称这部历时3年打磨而成的小说是作家本人迄今为止最成熟、也
是最大气的作品，甚至被称为中国人的《百年孤独》。昨日记者电话采
访了刘震云。 晚报记者 杨宜锦

大部分“知识分子”只是“知道
分子”

记者：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是《一句顶一万
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我发现，其他
作品认为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是一种高级的精
神活动，大都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而你作品
中的人物，皆是些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
贩驴的……你这种高级“精神”与低等“身份”
的巨大转移，出于什么动机？

刘震云：原因很简单，我不认为我这些父
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就
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
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
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还有，

“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
就成了“知识分子”？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
过是“知道分子”罢了。许多作家假装是“知
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
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采
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
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
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
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引人注意。除了
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
作动机。

记者：你的意思，你打破了这种“知识分
子”的写作？

刘震云：如果这不是嘲讽的话，我还真准
备接受。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记者：请谈谈现在的文学界吧。
刘震云：这倒难住我了。因为我跟这个界很少

走动呀。不知里面都做些什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记者：那你属于哪一界？
刘震云：非说界，界得有归属感呀。要从这个

角度论，我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咱们河南延津比

较多。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剃头的、杀
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
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
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我听舅舅表哥一席
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我们村叫“老庄村”，如果非
有一个界，我又自愿加入的话，我属“老庄界”吧。

记者：在生活中你是什么样的人？
刘震云：多数的时候不大着调，甚至有些

“二”。人清醒的时候看不出来，喝高了就看出来
了。跟我喝过酒的人都觉得我不靠谱。喝酒跟
干事情一样，也分三种人：一、能力大，胆子大，能
干大事；二、能力大，胆子小，能干小事；三、能力
小，胆子大，就会坏事。喝酒时，我属于第三种。

记者：你的作家身份广为人知，但近几年大
家常常在电影界看到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震云：咳，为这事我没少挨“刺”，连我妈都说

我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一、本来我不是人
来疯，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去演戏了呢？怕还是
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二、这事
也怪别人，就是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
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三、“刺”我
的人认为是件大事，我的认识恰恰相反，就跟去菜市
场买趟菜一样，“值得什么，还恁地说”。四、时间也
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
工夫，比去内蒙贩驴容易多了，不耽误我干别的。
五、我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生活中我有点“二”

这是我愿意送人的一本书


